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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学对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影响 

吕锡琛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荣格十分推崇道学的对立统一、自然无为等思想，并将这些智慧吸收到他的心理学体系中。在此基础上， 

他超越西方非此即彼的“错误观念”和弗洛伊德理论的片面性，整合意识与潜意识、阴影与光明等对立面，开启了 

西方心理治疗学的新天地。探索荣格的中学西用之路，有助于更深地认识中国哲学的特性及其优长，更自觉地运 

用道学智慧以抚慰当代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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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堪称研究、理解东方文化 

极为深刻的西方学人，他对易经、瑜珈和汉、藏佛教 

均有研究，对老庄思想和《太乙金华宗旨》等道教丹 

书尤为推崇。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不是从玄理的层面 

而是在心理学的框架中来讨论和吸收道学的智慧。但 

学术界对于荣格与道学之联系的研究尚不够充分，其 

关注点多集中于荣格与道教内丹学的关系，有些评价 

还似显保守。 
① 

我们认为，不应忽视或低估道学对荣格分析心理 

学的影响，因为这些影响因子正可凸显中国哲学的特 

性、优长及其现代价值。荣格从道学中获得了哪些思 

想营养，而从荣格的探索中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启迪？ 

本文试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一、对立统一思想对荣格的启示 

道学的对立统一思想对荣格的研究具有解困破冰 

的意义。当荣格在集体潜意识理论研究等方面陷于困 

境之时，他读到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所翻译的道教丹书《太乙金华宗旨》和《慧命经》，“被 

这部中国著作的奇思异想深深迷住”。 [1](71) 故他在《金 

华秘旨》德文第二版前言中强调：“正是《金华秘旨》 
(即《太乙金华宗旨》)这部著作，第一次把我推到了 

正确的方向上。结合对中世纪炼金术的长期研究，我 

找到了在意识自我和集体过程中存在的联结点。 ”荣格 

对老子可谓推崇备至，他在自传的结语中称：“老子是 

有着与众不同的洞察力的一个代表性人物……见多识 

广的这位老者的原型是永恒地正确的。” [2](338) 

通过《太乙金华宗旨》和《慧命经》的研究，他 

从实际操作的层面找到了一条实现人格整合的道路。 

荣格认识到，道教修炼是一个结合对立面的过程，而 

《太乙金华宗旨》 这部著作就是一条能够“从对立面的 

对立中解脱出来的道路”，由此，荣格开辟出了一条整 

合意识与潜意识，促进精神的正常发展的道路。关于 

道学对荣格潜意识理论的影响我们将在本文第二部分 

详论，在此我们首先从方法论的层面论述荣格思想与 

道学对立统一思想的联系。 

对立统一思想是道家学派的基本哲学原则。《老 

子》第二章指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 

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 

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後相随，恒也。”老子 

看到，善恶、有无、难易、长短、高下、前后等对立 

面皆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由此可以推 

论，对立事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转化 

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执着于一端、非此即彼 

的态度是不明智的，以这种思维定势去处理问题往往 

会导致刻板僵化，主观教条，激化矛盾等一系列的弊 

端。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这段话语启示人们，如 

果人们一旦对于美丑、善恶产生分别之心，特别是了 

解到由它们所带来的一系列利害，必然会自觉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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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美和善，也会去争夺美、善之名，这种道德自觉 

意识的产生虽然有利于引导人们趋善弃恶，这是积极 

的一面，但与此同时亦有消极的一面，即人们会否认 

内心中的一些恶的东西，而掩盖自己内心的阴影。但 

掩盖和否认并不能真正驱除恶的阴影，反而会产生严 

重的问题，如此一来，岂不是“斯恶矣”、“斯不善矣”？ 

在对立统一的辩证智慧指引下，老子采取了与众 

不同的处世之道：“不尚贤”、“和其光，同其尘”，更 

提供了一种可操作原则“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 

之，德善”。“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 

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老子》第三章、第四 

章、 第四十九章)这就进一步彰显了运用对立统一智慧 

的实际功效。如果以排斥的态度对待不善，其实并不 

能真正达到预期的目的。而包容不苛、不弃不离的仁 

慈之心才是医治心理疾病的良方，才能更好地挽救那 

些有缺点、有过失甚至有严重错误的人，真正化解人 

们心灵深处的郁结；而以兼收并蓄的广阔胸怀来处世 

治世，才有可能感化顽冥，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 

创建一个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和谐社会。 

在道学对立统一思想的启示下，荣格从治疗方法 

上突破了西方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他在《现代灵魂 

的自我拯救》一书中深刻地批评西方人在这方面的误 

见：“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认为一旦从阴暗面去解释 

的话，那么明亮的一面已不复存在矣。很不幸的，佛 

洛伊德本人就犯了这个错误。其实，阴暗是光明的一 

部分，正和恶与善之关系的道理是一样的，而且其逆 

亦真。因此，我愿不顾众人的惊愕，毫不迟疑地暴露 

我们西方思想的错幻和渺小……这便是一项东方人的 

真理。” [3](74−75) “有一千年之久的东方典籍能把富有哲 

理性的相对论介绍给我们。” [3](325) 在这里，荣格虽然 

未具体指明这种“真理”出自哪一位“东方人”或“东方 

典籍”，但以荣格对道家思想的熟悉和推崇程度来看， 

我们有理由认为，荣格所说的“富有哲理性的相对论” 
的“东方典籍”当指老庄的学说。 

《庄子》不仅发展了老子的对立统一思想，强调 
“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实 

之可纪”(《庄子∙则阳》)，更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事物 

性质的相对性。如，在《齐物论》中，他从事物本身 

差异来说明事物认识标准的相对性：“民湿寝则腰疾 

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猿猴然乎哉？三 

者孰知正处？”而在《秋水》中，他又从认识主体的观 

察高度和角度的不同来说明事物认识标准的相对性：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 

之， 则万物莫不大； 因其所小而小之， 则万物莫不小。 ” 
这些思想的提出，让庄子成为公认的相对论鼻祖。 

在荣格的心中，东方人这一“富有哲理性的相对 

论”有着极不寻常的分量， 他称其“具有无比贡献”， “非 

常欣慰而且欢迎它的出现”，“根本没预料到它会对我 

们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力”！ [3](325) 因为正是这些思想 

为荣格提供了批判西方非此即彼“错误观念”的理论根 

据，提供了超越弗洛伊德理论之片面性的精神力量， 

让他认识到“阴暗是光明的一部分， 正和恶与善之关系 

的道理是一样的，而且其逆亦真”。 [3](325) 

在此基础上，荣格提出了著名的阴影理论，深刻 

指出了人类压制阴影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以及如何正 

确面对阴影的思路。荣格认为，阴影(5hadow)是心灵 

中遗传下来的最阴暗的、隐秘的方面。它包括一个人 

违背道德的所有的体验和心灵内部所有最受压抑的或 

不发达的部分，是人格中的卑劣部分。所有个人与集 

体精神因素的总量，出于这些因素无法与被选择的意 

识态度共相并存，因此这些因素在生活中便被拒绝表 

现出来，因而就接合到一种相对自治的带有与相反倾 

向的“分裂人格”中去。 “阴影将一切个人不愿承认的东 

西都加以人格化，但也往往将它自己直接或间接地强 

加在个人身上——例如，性格中的卑劣品质，和其他 

不相容的倾向。” 
荣格认为，对待阴影这一人格中的卑劣部分不能 

简单采取压抑的方式，否则将会引起严重的后果。荣 

格学派的学者美国心理学家卡尔∙S∙霍尔曾引述荣格 

的评述，以说明这一问题：当我们心中的野兽受到压 

抑时，“我们心灵中的野兽只会变得更加凶狠残暴”； 
“毫无疑问， 这就是为什么再没有一种宗教象基督教一 

样用无辜者鲜血的飞溅来亵渎宗教的原因，这就是为 

什么世人从未目睹过比基督教国家之间的战争更为残 

酷的战争的原因。” [2] 霍尔认为，荣格上述看法的言下 

之意是说，由于基督教教义对于阴影具有强烈的抑制 

作用，“被压抑的阴影向回扑过来，以肆虐的流血杀戮 

来吞噬种种民族。 ”这是基督教国家之间的战争更为残 

酷的原因，甚至在可以从历史中引证的无数其它的事 

件中，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继二次大战之 

后的种种战争亦可从这一角度来理解。 [4](46−47) 

荣格提出阴影理论是为了克服压抑阴影所导致的 

恶果，为了以更为理智的态度来面对阴影，最终目的 

是“把人类的恶根找到”，“把世上的某些罪恶铲除 

掉”，拯救现代人的灵魂。关于这一点，他在《现代灵 

魂的自我拯救》一书中有明确的表述，他说： 

然而我们能够在我们内心深处发觉到这么多的恶 

魔，几乎可算是一大慰藉了。至少，我们可相信，我 

们终于把人类的恶根找到了。虽说一开始我们不免惊 

讶、失望，然而，由于这些都是我们内心的最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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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算是多多少少已把它们控制在我们手中，因此， 

我们便可去纠正它们，或至少可有效地去扑灭它们。 

我们想作个假设，如果我们真能成功的话，我们一定 

能把世上的某些罪恶铲除掉。 [3](306) 

荣格注意到阴影与光明的相互联系以及阴影对于 

促进光明的出现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他说：“作为人类 

的一分子，在我体内的阴影可为我唤起了有利的光 

明，因此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中，黑暗也同样可带 

来光明。” [3](314) 因此，荣格认为，有效地扑灭人格中 

的阴影决非通过简单地进行压抑，而是要以宽容的态 

度来进行整合，这又促使荣格通向了老子兼容不苛的 

主张，他在为《太乙金华宗旨》注释所作的评述中就 

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迫切需要整合的人格其结果究 

竞如何？追求整合的必要性究竟多大？于是我们又踏 

上了这条东方人在远古就已走过的道路。很显然，中 

国人之所以发现了这条道路，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 

迫使人性中的对立因素分离得太远，以至于丧失了各 

因素间所有自觉的联系”，中国人具有一种“包容各极 

的意识”，“认为是与否本是近亲”。 [1](81) 显然，这里所 

说的  “包容各极”的思想正是老子“善者吾善之、不善 

者吾亦善之”的翻版；而“是与否本是近亲”等思想亦 

来自老子关于善恶、美丑等对立面之辩证关系的论 

述。 

道家的对立统一思想亦受到荣格学派心理学家的 

推崇和运用，将其作为“突破黑暗面”智慧。在荣格学 

派学者路格∙ 阿伯罕所著的《人生黑暗面》中，作者 

提到了“积极影像”这一心理训练和治疗方法与道家的 

联系，他说：“创造积极影像所使用的最广泛的方法， 

乃是将我们自己和道家的训诲调和为一体，于是发生 

在我们身边的坏事将全部为好事所代替。” [5](175) 该书 

作者还指出，如果我们对自己中的黑暗面怀有敌意的 

话，“它将会变得愈来愈令人难以忍受；反之，如果我 

们的态度是友善的——亦即了解到它的存在是自然 

的——则我们的将出现令人惊异的转变。” [5](175) 

也就是说，如果能以道家“包容各极”的辩证思维 

来善待自己或他人，就会对那个“阴影与光明”并存的 

个体有更多的宽容，从而以友善的态度面对“不善”， 

这不仅能够感化不善者而实现“德善”，更能化解埋藏 

在自己心中的怨恨，淡忘不快，走出烦恼，让生活充 

满友爱和快乐的阳光。 

老子的智慧给了荣格以启迪，而从荣格的理论来 

诠释老子思想，又让人们更主动地吸收这些智慧来善 

待人的黑暗面，这就有助于纠正人们以往在这方面存 

在的简单片面做法，从而有可能找到另外一条缓解人 

与人之间的仇恨和矛盾的道路，并激发人的内在创造 

力和生命力，促进人格更为协调地发展。 

运用对立统一原则，荣格进一步指出，在生命的 

进程中，冲突和对立是无处不在的事实。假如冲突能 

够被承受，那么，它们就可以为创造性的成就提供动 

力，并且赋予人的行为以活力。反之则会导致人格的 

分裂，或者濒临干疯狂的边缘。因此，荣格努力寻找 

综合那些对立力量的各种途径，以图推进对立的统 

一，实现和谐、平衡、统一的人格的完形。 [4](51−52) 在 

此基础上，荣格提出了整合意识与潜意识、阴影与光 

明、阿尼玛与阿尼玛斯等一系列理论，在西方心理学 

领域内创建了独树一帜的宏大体系。 

二、“元神”“识神”概念对荣格的影响 

《太乙金华宗旨》中所说的“元神”、“识神”是道 

教内丹学两个十分重要的基本概念，它们是一对相互 

依存而又相互制约的生命要素。道教认为，“元神”是 

人的“本来面目”，来自无极之真性，无识无知；“识神” 
禀太极之元炁，有识有知。元神喜静，识神喜动。识 

神动则情欲盛，情欲盛则耗散元精，进而耗散元神。 

人在出生以后，原本没有意识但能主宰生命的“元神” 
逐渐被“识神”所侵扰，成为人的主宰，因此人难以长 

生。 

结合自己以往的研究，“元神”、“识神”的概念启 

迪荣格找到了在意识自我和集体潜意识过程中存在的 

联结点，正式形成了他关于集体潜意识的理论。他将 
“元神”看成是“潜在于集体潜意识领域深处的本来自 

我”，将“识神”看成是“自我意识的活动”。他认为，人 

格结构分为意识和潜意识，潜意识又分为集体潜意识 

和个人潜意识两个层次。意识即是经验者自己能够知 

晓的心理经验，普通心理学对其有相当多的论述。潜 

意识是荣格心理学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按照荣格 

《心理结构与状态》一书所下的定义，潜意识的内涵 

包括：“所有我知道，但在当时并未思考的事情：所有 

我曾意识到，但现在却已忘掉的事情；所有我的感觉 

已感知到，但并末被我的意识头脑注意到的事情；所 

有我不是主动地、对其不加注意地去感受、思维、记 

忆、渴望和做的事情，所有将塑造我，并在某些时候 

会进入意识的未来的事情。 ”“个人潜意识”除了上述内 

容以外， “还包括那些或多或少具有全球性的对痛苦想 

法和感觉的诸多压抑”， 荣格关于个体潜意识的看法与 

弗洛伊德基本一致。他的独到创建在于提出了集体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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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概念。荣格认为，集体潜意识并非来自个人的 

经验、不是个人所习得，而是人类在历史进化过程中 

积淀下来的、通过遗传而先天存在的原始意象和本 

能，荣格之所以将其称为“集体”的，是因为它并非由 

个体和或多或少有些特殊的内容所构成， 而是“由那些 

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所构成，由那些习以为常地发生 

的事物所构成”。 [2] 

在为《太乙金华宗旨》注译本所作的评述中，荣 

格进一步指出，潜意识的心理结构是超越人类所有文 

化和意识的共同基底，“集体潜意识的实质就是与所 

有种族差异无关的大脑结构全同性的心理表现”。 [1](78) 

在自我(ego)形成之前，支配人的精神活动的主要是集 

体潜意识，人主要依靠本能、情感活动，潜意识决定 

意识。但随着人生经验的增多、自我的成长，人的活 

动渐为有意识。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常常使人的精神逐 

渐摆脱潜意识的束缚。因此，意识过度发达的结果， 

却招来了集体潜意识的报复，因而产生了精神疾病。 

可见，忽略潜意识的存在这是现代人产生孤独等 

心理问题的重要根源。 荣格在《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 

一书中指出，“一位道道地地被我们称为现代人者是 

孤独的”，这是因为与集体潜意识日益疏离，每当他要 

向意识领域作更进一步之迈进时，他就和他原本要和 

大众“神秘参与”——埋设在普通的中——的初衷离得 

愈来愈远远，“每当他要举步向前时，其行动就等于强 

迫他离开那无远弗届的、 原始的、 包括全人类的”。 [3](294−295) 

荣格认为，上述情况在西方人这里尤甚，因为西方人 

的精神是意识太过发达的精神，这种发达导致精神与 

原初状态(即意识与集体潜意识)的分离，这种分离导 

致“精神失常”或“意识的连根拔起”。 

而我们知道，在这方面道家道教有着独特的方 

法，他们认识到，过度发达的理性意识和名利算计、 

概念逻辑、封建名教的束缚，往往使人们日益与本真 

之性相脱离，产生各种烦恼和痛苦，故强调要摒除后 

天知觉和意识，通过修炼心性以复归至清、至洁、至 

静的真心。老庄提出致虚守静、心斋坐忘，《老子想尔 

注》要人们抛却“计念思虑”“情欲思虑怒喜恶事”，司 

马承桢 《坐忘论》 中概括出“收心”“简事”“真观”“泰定” 
等等七个阶段， 清代傅金铨 《性天正鹄》 告诫修炼者“施 

炼心养性之功，庶不以贼为子，错认识神”…… 

众多内丹家千言万语的叮咛嘱咐，目的都在提醒 

修炼者自觉地调控心理，防止意识过分发达，清除头 

脑中的私心杂念，实现“返本归元”。从荣格心理学的 

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是为集体潜意识的自然发展开辟 

道路。

荣格力图通过意识与潜意识的融合，实现人格转 

化，达到完整的、统一的新人格——自性。而他认为 

正是《太乙金华宗旨》将他“推到正确的方向上”，促 

使他找到了整合意识自我和集体潜意识的联结点。何 

以如此呢？这就需要考察道教内丹学特别是《金华宗 

旨》的修炼思想，从中找出它和荣格这一思想的相通 

性。 

从道学内丹修炼理论来看，荣格所说的集体潜意 

识这种所有人类都具有的“大脑结构全同性的心理”正 

是修炼所说的“本性”“真性”。道学认为，“道”是生发 

天地万物包括人类的本源，人的真性与具有普遍意义 

的宇宙节律——“道”在本质上是同一的、相通的，心 

是性的载体，性由心生， 当心处于无为清净的状态时， 

则显现出“表里莹彻……一尘不染”的本性。因此，通 

过炼心以求“明乎本心”乃是体认“至道”、展发本性的 

根本途径。张伯端在《悟真篇∙自序》中指出：“欲体 

至道，莫若明乎本心，心者，道之枢也。” 
因此，道教内丹修炼的目标就是要现出真我、真 

性、本性，或称之为“本命元神”。如，唐代高道成玄 

英就曾在《老子注》卷一中强调，修炼者就是要“复于 

真性，反于慧命”，这只有在守朴弃诈、排除后天意识 

干扰的状态下才能实现。 

因此内丹家主张通过修炼主张自觉地进行致虚守 

静、坐忘心斋等活动以返归本真之性，现出那个被后 

天意识所遮掩了的“真我”。这种放弃对于意识自我的 

执着以回归与大道相合的本来真性的活动，其实类似 

于荣格所说的“原本由集体潜意识支配精神活动的状 

态”，建立起“意识自我和集体潜意识的联结点”。而 

且，这里所追求的“复于真性”并非真要回到人生初始 

之时，而是认识到意识过度发达的弊害因而自觉地通 

过修炼而超越意识自我的过程，是个体发展的更高阶 

段，这与人生初始还未形成自我(ego)之前由集体潜意 

识支配精神活动、依靠本能和情感活动的状况有着本 

质上的不同，是追求人性在更高层次上的返朴归真， 

是通过修养之后所达到更高人生境界。关于这一点， 

《庄子∙天地》中“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的论述就清 

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荣格的人格理论的最终目标是“个体化”，也就是 

发展集体潜意识，从自我过渡到自性“与我们最深处 

的、最后的、而且不可比较的太一相结合，实现个体 

化”。 [2] 我们看到，这一所谓“个体化”过程其实与《太 

乙金华宗旨》以及道教内丹所追求的“返本归元”—— 

从后天状态返归先天状态也是非常相似的。返本归元 

的目标就是要消除在人格中的潜意识与意识的对立， 

使得先天之气在一身之内流行，以恢复元神的主宰， 

恢复人之本真存在状态。《太乙金华宗旨金华∙元神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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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章说：“惟元神真性，则超元会而上之，……然有 

元神在，即无极也。先天地生皆由此矣。学人但能守 

护元神，则超生在阴阳之外，不在三界之中，此惟见 

性方可，所谓本来面目也。” [6] 

集体潜意识对人格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那么，如 

何促进集体潜意识的发展，进而达到意识与潜意识的 

合一，实现自性呢？道教的心性修炼活动正是一个重 

要的方式。荣格看到了无为思想的心理治疗意义，并 

将这一思想吸收到他的治疗实践中。以下我们就来讨 

论这一问题。 

三、 无为思想对荣格的启示 

荣格在心理治疗实践中提出了“无为艺术”，这是 

他将中世纪德国神秘主义者爱克哈特所说的“任物自 

行”与《太乙金华宗旨》所说的无为之道相结合而产生 

心理治疗方法，他认为，这一鲜为人知的艺术乃是促 

使精神正常发展的关键。 

荣格意识到西方文化中意识过度发展对人的精神 

心理的危害，他看到，与西方意识片面发展的情形不 

同，中国人善于平衡理智和情感这两个对立方面，他 

说： “中国人对于生命体内部与生俱来的自我矛盾和两 

极性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对立的两方面永远是彼此 

平衡的——这是高等文明的象征。”荣格毫不掩饰地 

批评说，西方文化中的片面性，尽管它提供了发展的 

动力，但是，“它仍然是末开化的标志。如今在西方发 

端的反抗理智祟尚情感或者崇尚直觉的这个反响，我 

认为是文明发展的一个标志，是意识对专横的理智设 

定的过分狭窄之界限的突破。” 
荣格希望采用道教的“自然无为”来抑制意识的过 

度发展，保持意识与集体潜意识的联系，以保证精神 

的正常发展。他通过对《太乙金华宗旨》的研究和自 

己的实践，发现“无为艺术”正是道教内丹修炼的体 

验。在自然无为的状态中，他画下许多作为体道象征 

的曼荼罗。 他所创建的由“意识自我”到“集体潜意识的 

深层世界”的道路——“积极想象法”，与道教内丹“回 

光返照”， “凝神入气穴”等进入潜意识深层世界的方法 

在本质上多有相合。 [7](76) 

荣格进一步认为； 人们如果要促成“自我”的解放， 

就必须遵循“无为”这种东方道家的处世态度。《太乙金 

华宗旨》的《天心》《回光返照》等多处皆强调无为的 

重要性，如“自然曰道，道无名相……丹诀总假有为而 

臻无为”，又如“惟无为，故不滞方所形象，惟无为而 

为，故不堕顽空死虚”等等。这也就是《太乙金华宗旨 

回光返照》中吕祖所说：“日用间，能刻刻随事返照， 

不着一毫人我相，便是随地回光，此第一妙用。清晨 

能遣尽诸缘，静坐一、二时最妙。凡应事接物，只用 

返照法，便无一刻间断。如此行之，三月两月，天上 

诸真，必来印证已。” [6] 

文中“不着一毫人我相”“遣尽诸缘”的“静坐”方 

法，虽然揉入了佛教的语言，但其实质内容就是一种 
“无为艺术”，它与老庄“涤除玄鉴”“坐忘”“心斋”乃至 

道教内丹修炼的方法一脉相承，内丹修炼皆奉无为之 

旨。“无为”在内丹修炼中主要指毫不勉强、自然放松 

的调整身形的技术要求，也包含了清净寡欲的心理状 

态。如全真七子之一的马丹阳在继承发展祖师王重阳 

清净修行原则的基础上，将修炼工夫概括为“清净无 

为”，他告诫门徒说：“道则简而易行。但清净无为。 

最上乘法也。……夫道。但清净无为。逍遥自在。不 

染不着。 此十二字若能咬嚼得破。 便做个彻底道人。 ” [7] 

必须排遣物欲和各种私心杂念的干扰，不断地修炼， 

增加定力， 不为外物所动，才能保持虚静的心理状态， 

实现修炼的目标。这也正是《慧命经》中所说的：“务 

要绵绵，久久锻炼，将此阴魔 
② 
化为阳光，则身心自然 

安乐，情欲自然不能搅动……如法锻炼，用之得力， 

欲不用除而自除，心不用静而自静，所谓以道制心而 

心自道。” [8](222) 这种通过修炼而获得的“欲不用除而自 

除”“心不着迹”“我与声色无干而声色自与我无涉”的 

自在境界，正是荣格所推崇的。 

荣格看到，《慧命经》《太乙金华宗旨》等道教丹 

书虽然将节制欲望作为修炼的基本要求， “这似乎与基 

督教的禁欲道德并不相距太远”，但是，“如果认为它 

们阐述的是同样的事，那可是大错特错了”。他们的方 

式“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道德不同”，因为这部书的背 

景是持续了数千年之久的古老文化，这种文化有机地 

建立在原始的本能之上，因而，在这种文化中，我们 

不会看到专断的道德指令对本能的侵犯，而这种侵犯 

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特征标志了。由于这个原因，中 

国人根本不存在粗暴地压抑本能的冲动，而这种冲动 

却歇斯底里地膨胀且毒害我们的精神。与本能同在的 

人也能超脱本能，这种超脱与同在同样是自然而然 

的。 [1](117) 荣格这里所说的“不会看到专断的道德指令 

对本能的侵犯”“不存在粗暴地压抑本能的冲动”“自然 

而然”等对待人性、对待自然欲望的态度，正是道家在 

自然无为宗旨支配下的心性修炼智慧。 

荣格深刻体悟到 《太乙金华宗旨》 中的“无为艺术” 
对心理治疗的意义。他写道：“为了获得自身的解放， 

这些人究竟都做了些什么？就我所知，他们什么也没 

有做(无为)，而只是让事情任其自然地发生，正如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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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在本书令所传授的那样，如果一个人不放弃自己的 

俗务常事，光就依其自然的规律运转。让一切顺其自 

然，无为而为，随心所欲，在心灵方面，也一定要顺 

其自然。” 
荣格看到，这种无为而为的技术正是西方文化中 

所没有的，“对我们来说，这的确是一种鲜为人知的技 

艺”。荣格看到，在意识过分发展的西方文化中，“意 

识总是与心灵的发展掺合在一起，吹毛求疵，好为人 

师，从未让心灵在平静的环境中质朴地发展。”而如果 

改变这种做法，以质朴无为的态度处事，“问题就会变 

得十分简单”。 [1](84) 

荣格通过自己的心理治疗实践，从多方面印证了 

道教的“无为”原则对于保证精神正常发展的作用。因 

此，他治疗的指导原则是个体化的自然过程，让潜意 

识自发的精神在它渴求完善的本能、自发的冲动中实 

现意识与潜意识的调和。 

荣格认为，治疗家“必须遵从自然的指导”，治疗 

师“不是治疗的问题， 而是发展潜伏在患者自身中的创 

造的可能性问题”。荣格观察到：那些成功地使他们自 

己摆脱生活问题的缠扰，达到心理发展和整合的更高 

层次的患者，实质上什么也没做，只是简单地顺其自 

然，让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他们允许自己的潜意识在 

寂静中与他们交谈，他们耐心地倾听它的信息，并给 

予它们最大和最认真的关注。而只有当这一过程不受 

外界控制、不受治疗学家干预，自然产生作用时，才 

能最完满地完成。在治疗中，不要拘泥于先入之见和 

理论假设的影响，放弃一切方法和技巧。当允许这种 

心理过程平静地发展时，潜意识丰富了意识，意识又 

照亮了潜意识，于是这两个对立面的融合和结合，使 

认识增强、人格扩展。 [9] 

荣格运用自然无为的原则收到了明显的疗效。他 

在为卫礼贤所作的《太乙金华宗旨》的评述中，荣格 

记述了这样的案例：一位经他治疗而康复的病人写信 

告诉他自己所经历的重要转变：“保持安静，不压抑什 

么，保持注意力，接受现实——按事物的本来面目接 

受它，不是按照我想要它成为的样子接受它——由于 

达一切，我获得了非凡的知识和非凡的能力，以前我 

从未想象得到。”对此，荣格十分认同，他强调：“如 

果我们想要获得更高层次的意识以及文化，就必须要 

以这样一种心态作为基础。” [1](118) 

荣格不仅以无为作为治疗原则，更以自己的亲证 

实验，实践着“无为艺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荣格 

体现了“那种无为之为，也即中文之‘无为’”。这也意 

味着一种灵性的自发与再生。 [10](196) 

荣格试图借鉴道家道教“自然无为”的思想，避免 

西方意识片面发展或某一方面过度成长所带来的危 

害，对于现代中国人重新认识这一中华民族的心理保 

健智慧是有积极启示意义的。自近代以来，在西方文 

化的冲击和影响下，中国人对于理性的盲目崇拜和对 

非理性的粗暴排斥，是否也有可能在将来再现荣格曾 

指斥过的意识过度发达的弊病呢？我们不应忘记，理 

性和非理性、意识和潜意识皆是人类精神心理健康发 

展不可或缺的方面，我们既需要吸收西方的理性和科 

学精神，但也决不可对中国先贤的无为、直觉、顿悟 

等非理性智慧妄自菲薄。荣格对无为思想的评价和应 

用，对我们正确认识这一道学基本概念在心理治疗方 

面的价值是有启示的。 

当然，作为西方现代心理学家，荣格对《太乙金 

华宗旨》《慧命经》 以及道家道教的理解不可避免地会 

有误解之处。同时，荣格对于“无为”这一概念的理解 

又是不可能十分到位的。如他在谈及《太乙金华宗旨》 

的“无为艺术”时说：“为了获得自身的解放，这些人究 

竟都做了些什么？就我所知，他们什么也没有做(无 

为)，而只是让事情任其自然地发生，正如吕祖在本书 

中所传授的那样……让一切顺其自然，无为而为，随 

心所欲……” [1](84) 荣格以“无为”来对治西方意识过分 

发达所引起的弊端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这是值得充分 

肯定的。但这里将“无为”理解为“什么也没有做(无 

为)”，却又是失之于简单、片面的。 

在内丹修炼中，“无为”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它 

既指毫不勉强、自然放松的调整身形的技术要求，又 

指清净寡欲、精神稳定的心理状态，更是指修炼过程 

中运用火候 
③ 
的基本原则，所谓“采药于动与不动之 

中，行火候于无为之内”。 [11] 要求在采药炼丹时要“勿 

忘勿助”，注意调节火候，达到心息相依，凝神定志， 

不假人力又不放任的程度。 

在《太乙金华宗旨》中，“无为”也决非“什么也不 

做”。如，该书的《回光返照》中说：“惟无为，故不 

滞方所形象；惟无为而为，故不堕顽空死虚。”这段话 

十分清楚地表明，“无为”其实是一种特殊的“为”的方 

式，一方面，它要求行为主体在修炼中不执着、不刻 

意、 顺应自然； 另一方面， 又要避免落入“什么也不做” 
的“顽空死虚”，而是有所行动的“无为而为”。 

实际上，荣格在实践中也是将“无为”作为一种特 

有的行为方式来践行的。正如荣格心理学专家戴维∙罗 

森所说，荣格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体现了“那种无为 

之为，也即中文之‘无为’”。正是在这种特殊的修炼行 

为中，荣格的心灵中出现了“一种灵性的自发与再 

生”。 [10](196) 这就从实践的层面证明了荣格原来对“无 

为”所作阐释的局限性。我们当然没有理由苛求荣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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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西方现代心理学家，但认识这些局限，这对于当 

代中国人厘清对道学的误解并更准确地把握其丰富内 

涵也是不无启示的。 

三、简短的结语 

荣格在结合自己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吸收道学对 

立统一、自然无为等思想，开创了西方心理治疗学的 

一片新天地；他在东方古老的内丹修炼与西方现代心 

理学之间搭起了融通互补的桥梁；而通过他的潜意识 

理论，亦有助于我们探讨或解释致虚守静等修炼方法 

具有心理保健、人格发展等积极作用的内在机理，启 

示我们自觉地应用内丹修炼而进入潜意识层面，调治 

现代人类的心理问题，开发人类未知的潜能。在这一 

系列探索中，我们也必将深化对中国哲学的特性及优 

长之处的认识，进一步开掘道学智慧的现代价值，促 

进中国哲学智慧走进生活世界，抚慰和滋润当代中国 

人的心灵。 

注释： 

① 在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王宗昱的《荣格的道教研究》， 

景海峰的《试析容格评论<太乙金华宗旨>的意义》，台湾学者 

刘固秋的《荣格与道教内丹之心理分析──个体化》等论文； 

美国戴维∙罗森的《荣格之道：整合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2003年出版等。而王宗昱先生在《荣格的道教研究》中就 

认为：“《太乙金华宗旨》对于荣格的理论建构并未增添多少 

砖瓦，而是使它的轮廓蓦然清晰。”详见《道家文化研究》第 

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 

② 按《慧命经》作者的说法，阴魔，“即身中之阴气”。见《慧命 

经 正道修炼直论》，徐兆仁主编的《东方修道文库∙伍柳法脉》 

第 22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年出版。 

③ 内丹家将人体比作鼎炉，将真炁比作药物原料，将意念、呼吸 

比作“火候”，进行烹炼。故“火候”实质是指意、神、气等的运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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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fluence of philosopic Daoism on Jung’s analytical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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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ung valued highly the thoughts of Daoism such as unity of oppositeness and being natural and actionless. 
Also, he introduced  the philosophic wisdom to his own  theory. Based on that, he went beyond  the western cacodoxy 
and  the  onesidedness  of  Freud,  and  broke  new  ground  for  western  psychological  therapeutics.  Exploring  Jung’s 
adoption of the Chinese thoughts can make us know better the traits and advantage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omfort 
modern people more consciously with Daoist 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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